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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风·七月》岁时观念钩沉

——兼论文学史上的“岁暮”为秋

印志远

内容提要 古人通过北斗、晷影和星象等方法测算冬至，并以此为岁始岁终的标志。

这种岁时系统并不需要考虑月相的变化，属于四时观念下的阳历系统，《诗经》中的《七

月》和以“岁暮”为题材的诗歌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岁时观，而这种观念与当时的天文测

算和农业活动息息相关。由于朝代更迭，天文测算技术不断改进，历法也不断更新，新

的岁时观念也应运而生，旧的岁时观念于是逐渐被人们遗忘。后人在解读诗文时，脱离

了当时的岁时语境，所以造成了古诗文解读上的差错。

关键词 《七月》；冬至；观象授时；岁暮；岁时观

不同的历法往往支配着不同的岁时观念，诗文

中展现的时间点也会不尽相同，比如《诗经·小雅》

中的《十月之交》用的是周历，“十月之交，朔月

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说的是在周幽王六年

周历十月朔日（公元前 776 年 9 月 6 号）那天［1］，

王畿地区发生了日食；贾谊《鵩鸟赋》“单阏之岁兮，

四月孟夏”用的是夏历，时间点为汉文帝前元六年，

丁卯年夏历四月［2］；宋代沈遘的《初冬近饮酒作》

“炎家天子起编户，政患嬴皇威令酷。急于恩纪缓

文法，正岁尚犹传五六。吾民久已作秦民，迄今十

月犹遗俗”［3］，这段诗文追述的是秦朝和汉朝初

年以夏历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

中，曾经产生过上百种历法，有些历法在历史上有

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大部分历法都昙花一现。由

于测算技术的局限，古代历法得出的数据并不精确，

所以推陈出新是其一大特点。在新旧历法的更替中，

那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法逐渐被人们遗

忘，其所支配的岁时观也停留在了当时人的笔下。

据《汉书·律历志》《汉书·艺文志》《开元占经》

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有古历六种：黄帝历、颛顼历、

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虽然历代学者对于古六

历的看法和解读异说纷呈，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六

历都是以冬至作为历算的起点，而有天正之名的周

历更是以冬至所在的十一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周王

室的正统历法是周历，但是民众日常的岁时观念却

与王官的纪年系统迥然有别，早期民众的岁时观念

与观象授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尚书·尧典》

中羲和二氏远赴四方勘测四仲中星、《鶡冠子·环

流》以斗柄所指方位判断四季、《周髀算经》以晷

影极长极短推算等记载，无不透射出四时在古人心

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古人根据观测星象以及测量晷

影长短以确定冬至到来，并将冬至视为改岁的节点，

将斗柄回寅视为一年的正式开始，这种岁时观念体

现了先民重视二分二至的特点，《诗经》中的《七

月》和以“岁暮”为题材的诗歌正是体现了这样的

岁时观念。到了汉代，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早期的

岁时观念开始逐渐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冬至这

一天演变成了专门的节日，早期的岁时观念也被遗

忘在了历史长河中。本文将从《豳风·七月》出发，

探索早期岁时观念的一些特点，并考论早期岁时观

被历史遗忘后，古诗文中出现的岁时错位原因。

一 《豳风·七月》的岁时
  问题与学术史梳理

《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岁时问题是历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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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讨论的重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七月》的岁时与传统农历并不吻合，《七月》

中的物候始终与《月令》系统有偏差；二、《七月》

的一年分为月份和“X 之日”两种纪时方式，而“X

之日”的时间指向则十分模糊。对于《七月》历法

的讨论，诸家莫衷一是，主要的说法大致有七种之

多：1. 夏历周历混合说，华钟彦的《〈七月〉诗中

的历法问题》［4］和来新夏的《说“三正”》［5］都

认为《七月》是两种历法混合使用，以月纪名的为

夏历，以“X 之日”纪名的为周历；2. 夏历说，胡

承珙在《毛诗后笺》中认为《七月》是实行的夏历［6］，

其解释失之穿凿；3. 周历说，郭沫若在《青铜时代》

中将《七月》中的“一之日”中的“一之”解释为“一

来”［7］。4. 豳历说，高亨在《诗经今注》中提出这

个概念［8］，张剑在《〈七月〉历法与北豳先周文化》［9］

中加以阐发；5. 鲁历说，傅斯年、徐中舒等学者认

为豳地之诗当为鲁诗［10］，夏宗禹在《豳风〈七月〉——

鲁诗与鲁历的解决》一文中首先提出《豳风·七月》

当为鲁历［11］；6. 殷历，张汝舟依据“七月流火”

考证出《七月》为殷商历法，饶尚宽在《春秋战国

秦汉朔闰表：公元前 722 年 ~ 公元 220 年》一书中

重申了这一观点［12］；7. 太阳历，陈久金通过对彝

族历法的研究，发现了以 10 个月为纪年的太阳历，

并认为《豳风·七月》中的历法正是太阳历，其中的“X

之日”即 360 天余下的五、六天［13］。何新在《宇

宙的起源：〈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考》中发挥

了这个观点，《七月》仍为十月历法，但是其将“一

之日”到“四之日”定为冬至后到来年的4个10天［14］。

以上的 7 种说法中，“豳历”和“鲁历”的说

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豳历”的说法只是高亨在

《诗经今注》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张剑的《〈七月〉

历法与北豳先周文化》和王红玉的《〈诗经·豳风·七

月〉研究》［15］只是利用这个概念加以阐述，而历

史上实际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历法。鲁历虽然是先秦

的 6 种古历，但是鲁地与豳地相去甚远，并且《汉

书·历律志》《汉书·艺文志》以及《后汉书·历

律志》等材料仅仅是记载了鲁历的名称，而鲁历的

建正、朔闰、历元等重要的历法依据不载于史书，

因此夏宗禹的说法并不成立。豳历说和鲁历说都只

是对历史的假设和猜想，而缺乏应有的证明，所以

得出的结论便失之偏颇。另一种研究思路是从史书

中三正记载出发，考察《七月》中的历法，夏历周

历混合说以及周历说则是这种学术观念下的产物。

《史记·历书》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

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16］

这段话只是简要概括了夏商周的建正，并不能反映

长时段中历法的真实状态。郭沫若的《青铜时代》

首先将《七月》一诗放在当时的岁时观念下思考，

其后饶尚宽也运用同样的思维模式探究《七月》历

法，不过两位学者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郭沫若

认为《七月》使用的是周历，饶尚宽则认为是殷历。

在两位学者考索的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日

本学者新城新藏的观点：《春秋》宣公、文公期间

是周历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宣、文之前历法多以

建丑为正，宣、文之后逐渐改为子正［17］。然而，

新城新藏的观点只能反映《春秋》中的历法特征，

并且郭沫若和饶尚宽的结论都只是对新城新藏《春

秋》中历法结论的套用，不能准确反映出《七月》

中的岁时观念。所以，郭沫若以为《七月》写于春

秋时期，得出《七月》是建子周历的结论，而饶尚

宽以为《七月》写于西周时期，《七月》是殷历。

现今学术界广为接受的说法是陈久金的“十月

太阳历”，王占奎的《金文初吉等四个记时术语的

阐释与西周年代问题初探——（4×9）×10+5=365

假说》［18］、李乔的《彝族太阳历与〈诗经·豳风〉

的正释》［19］、陈江风和于进海的《关于〈豳风·七

月〉的几个问题》［20］、黄怀信的《〈七月〉与“三

正”》［21］等文章都对这个观点做了阐释。陈久金

的论据主要有几点：1.“七月流火”是指“大火将

很快地从西方地平线上下沉”，天象是“《月令》

八月”时候的天象；2.《夏小正》中星象是十月太

阳历的星象，其中的物候描写也与十月太阳历相符

合，而《七月》与《夏小正》中的物候相合；3.《七

月》中提到的月名为 36 天，10 个月意味着 360 天，

剩下的五、六天即是诗文中的“X 之日”。首先，

“七月流火”只是在概述大火星流逝，暑气消退，

这句话并不是对天象的精确刻画。其次，按照陈久

金的说法，《七月》中的月份都是 36 天，10 个月后，

一年余下的五、六天即《七月》中的“一之日”、

“二之日”、“三之日”和“四之日”，这就是“何



138

2019 年第 2 期Literary Review

以卒岁”“曰为改岁”的意义所在。其实，只要将“X

之日”的诗句放在一起观照，就会发现其中的抵牾：

一之日 一之日觱发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

二之日 二之日栗烈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

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二之日凿

冰冲冲

三之日 三之日于耜 三之日纳于凌阴

四之日 四之日举趾 四之日其早，献羔祭韭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二之日”“三之日”“四

之日”如果代表的是一天的时间，很多岁时活动存

在根本上的矛盾。显而易见的是，《七月》中的“X

之日”代表的是一个长时间段，在这一点上，陈久

金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所以，综上分析，陈久金举

出的三个论据并非凿凿铁证，《豳风·七月》并不

是十月太阳历。

二 《豳风·七月》中的物候与岁时

理解《七月》中的岁时观念，必须将其放置于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思考。《七月》一诗的内容是西

周时期的人追述祖先们的生产事业，《诗序》：“《七

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

致王业之艰难也。”［22］由于《七月》是追述类的

诗歌，所以其历法绝不会是晚起的历法，而是源自

于早期的岁时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室虽然以

周历纪年，但是敬授民时还是以夏时为主，《逸周

书·周月篇》谈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23］、“若

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

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

自夏焉”［24］。《周月篇》虽然讲述的是周代官方

的行政历法，但却着重突出了夏时的重要性。从现

代学术意义上来讲，夏时并非真的源自于夏代，这

个称谓只是对民间广泛而普遍存在的岁时观念的总

结。王者以夏时敬授民众，这也意味着王官与民间

的岁时系统有别，如果王者的正朔是岁时图画的主

色调，那么民间的岁时系统就是这幅图画的底色，

而相比于主色调，底色更具有稳定性、一般性和普

遍性。所以孔子论及三代时，总结到“行夏之时，

乘殷之辂，服周之冕”［25］，他从三代的典章制度

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事物——夏时、殷辂、周冕，

以表达心中的治世，夏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关于早期时令物候，很多典籍都有相关记载，

如《夏小正》《月令》《逸周书·时训篇》等。将

这些古书中的物候记载与《豳风·七月》的物候对

比参看，会发现《月令》和《时训篇》与《豳风·七

月》的物候并不符合，豳地的节令与《月令》类书

籍总有偏差，故而汉代的学者们以“豳土晚寒”［26］

和“晚温亦晚寒”［27］来解释《七月》中的物候。

通过对读可以发现，虽然月令类书籍与《七月》物

候存在差异，但《夏小正》的记载却与《七月》贴

合，两者物候的记载可以相互参照：

夏小正二月：《七月》：“春日载阳，有

鸣仓庚。”《夏小正》：“有鸣仓庚。”

夏小正三月：《七月》：“蚕月条桑，取

彼斧斨。”《夏小正》：“三月……摄桑。妾

子始蚕执养宫事。”

夏小正四月：《七月》：“四月秀葽。”《夏

小正》：“四月秀幽。”

夏小正五月：《七月》：“五月鸣蜩。”《夏

小正》：“五月……良蜩鸣。”

夏小正六月：《七月》：“六月食郁及薁。”

《夏小正》：“六月……煮桃。”

夏小正八月：《七月》：“八月载绩，载

玄载黄。”“八月剥枣。”《夏小正》：“八

月……玄校、剥枣。”

夏小正九月：《七月》：“九月授衣。”《夏

小正》：“九月……王始裘。”

夏小正十月：《七月》：“十月蟋蟀入我

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

改岁。”“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十

月纳禾稼。”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从夏小正二月到十月，

《豳风·七月》与《夏小正》中物候都存在一定对应

关系，但是《七月》却没有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以

及二月的字样。实际上，缺少的四个月正与的四个“之

日”相对应，董珊在《“弌日”解》一文中利用地下

出土的材料，指出一之日即夏历十一月［28］，张光裕

《新见楚式青铜器器铭试释》［29］和李学勤《论“景

之定”及有关史事》［30］亦持此说。《毛传》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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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解释成“十之余也”［31］，《逸周书·周月篇》

也记载到：“周正岁道，数起于时一而成于十次，一

为首，其义则然。”关于以十纪数，陈逢衡有很精到

的解释：“周正岁首指仲冬建子之月，次一为首指孟

春建寅之月。……故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发于孟

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32］《七月》中十月的

结束意味着农事活动正式结束，冬至的到来意味着阴

气达到一年极盛，阳气也即将回升，这个时候夜晚斗

柄指向子的位置，正午日影达到一年最长。所以，在

《七月》的十月之后就是改岁。“一之日觱发，二之

日栗烈”，这段时间，阴气极盛，气温为一年最冷，

“无衣无褐”便难以度过这一整年的时光。因为这个

时间段属于农闲，所以“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言

私其豵，献豜于公”“凿冰冲冲”等与王事有关的活

动也就此展开。从“二之日”到“三之日”，斗柄回

转，由原来北方指向寅的位置，《史记·律书》：“寅

言万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33］此时万物复苏，

新的生命也将萌生。寅的位置正与夏历一月对应，《夏

小正》中的一月“农纬厥耒”即《七月》“三之日于

耜”，这个时候人民需要为公家的田地服一定的劳役，

《夏小正》：“（一月）……初服于公田。”［34］“三

之日”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纳于凌阴”，藏冰活

动对古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左传·昭公四年》、《礼

记·月令》以及《礼记·大学》等文献都有记载，《周

礼》称专门职掌藏冰的官员为“凌人”，藏冰活动“涉

及天文、政事以及天人关系诸多问题……乃是古人观

象授时的一种政务表现”［35］。“四之日”的时候，

农事活动也悄然展开，《七月》：“四之日举趾，同

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此时，另一项重要

的节令活动“献羔祭韭”也在这个时候展开，《七月》：

“四之日其早，献羔祭韭。”《夏小正》：“二月……

初俊羔助厥母粥……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

时也，不足喜乐，善羔羊之为生也而记之，与羔羊腹

时也。”［36］《吕氏春秋》《左传》等文献亦有同样

的记载，献羔祭祀活动不仅是王室在春日的重要政务，

还体现出古人顺应天时、尊飨人鬼、祈求丰年等观念。

综上所述，《豳风·七月》中的岁时系统是先

民观象授时观念的体现，一切人事活动顺应天时有

序地进行，整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年节冬至：

《七月》以月纪名的时间段与农事活动有关，而农

事活动结束在十月，随即而来的便是冬至，冬至的

到来意味着旧岁辞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X 之

日”的纪时方式古老而独特，这种不以月为纪时单

位的做法，淡化了月相盈亏对纪时的影响，突显出

日相在岁时节令中的主导地位。四个“之日”的时

间指向是从冬至到春日，是古人对斗柄由北方子位

回归东方寅位的岁时观念的重要体现。四个“之日”

为一年中的农闲时间，这段时间阴气为一年最盛，

气温也达到一年最低，民众活动主要以年事活动和

王室徭役为主。《七月》一诗并非如后人所认为的

那样，是为了讽刺出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也并非

是为了表现先民生活的艰辛和物质匮乏。《七月》

客观陈述了先民的岁时活动，无论是农事生产还是

王室活动，都紧紧贴合时序，体现出古人把握、遵

循和敬顺天人之道的生命以及宇宙之思。

三 《豳风·七月》《夏小正》
与早期天文历法

上文谈到《夏小正》《七月》与月令书籍的物

候记载并不相同，而后来的学者以“豳土晚寒”来

解释这一现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月令》

等书籍与《夏小正》和《七月》虽然都是夏时的体

现，但两者实际上分属两个岁时系统，《月令》系

统为农时历法，《夏小正》和《七月》系统属于天

文历法，而后者是农时历法的前身，体现了更为古

老的岁时观念。关于《夏小正》中的历法，张培瑜

等说到：“春秋末，孔丘在杞国夏人故地访得《夏

小正》，这是一个分一年为 12 个月，每个月有物候、

天象、气象、农事等内容的作品，它集物候、观象

授时法和初始历法于一身。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

就是夏代行用的历日制度，但是，它反映了大约源

于夏代的一种历法传统，或者历法思想，即把一年

月份的划分与特定的天象等相对应，以黄昏时若干

恒星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

向等，作为一年中某个月份起始的标志。这应是一

种不考虑月相变化的阳历系统。”［37］

现行的农时历为阴阳合历，以十二月、二十四

节气划分一年：一月对应立春、惊蛰；二月对应雨

水［38］、春分；三月对应清明、谷雨；四月对应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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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五月对应芒种、夏至；六月对应小暑、大暑；

七月对应立秋、处暑；八月对应白露、秋分；九月

对应寒露、霜降；十月对应立冬、小雪；十一月对

应大雪、冬至；十二月对应小寒、大寒。但是，《夏

小正》中一月的节气并不是以立春为开端，而是以

“启蛰”作为起始，“启蛰”即是惊蛰［39］。如此

一来，《夏小正》便始终与传统农历相差一个节气，

所以，孔广森在《大戴礼记补注》中说到“《小正》

躔度，与《月令》恒差一气”［40］，而这种节气的

安排方式也正解释了豳地独特的岁时。

《七月》和《夏小正》与农时历法相差一个节气，

是因为《七月》和《夏小正》的纪时方式与古代观

天象、授人时的传统密切相关。二分二至四个节气

点在古人的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而冬至作为古

代历法测算起点，其地位更是首屈一指。古人将周

天与十二地支相配，365 4
1度被划为 12 等份，正东配

卯，正南配午，正西配酉，正北配子，所以正北配

子所在的位置即是冬至。古人测算冬至主要依靠以

下几个途径，一是观察晷影，当正午晷影达到一年

最长的时候，当天即是冬至［41］；一是观察天空中

的北斗七星，当起建时的作用星星在夜晚特定时间

指向正北方向时，当天即是冬至［42］；另一种是观

测初昏的中天星象，以确定冬至的到来［43］。在先

民的观念中，冬至意味着旧的一年结束，所以在天

文历法的系统中，十一月对应的节气是冬至与小寒，

而不是农时历法的大雪和冬至。这样就决定了天文

历法比农事历法差了一个节气，《淮南子·天文篇》

记载到：

“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

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报

德之维……加十五日指子……故十一月日冬

至。”［44］

冬至是一年终始的重要衡量依据，斗柄从子的

位置出发，绕了 365 4
1度，又重新回到正北方向，

这一段时间就是一年的时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总

结出，以冬至为一年节点的天文历法和以立春为年

首的农时历法其实分属两个系统：天文历法是农时

历法的前身，其以冬至为历法节点的特质决定了一

年十二个月以及二十四节气的配属，这也就是天文

历与农时历相差一个节气的原因。《夏小正》与《豳

风·七月》正是天文历下的产物，故而在相同的月

名下，《夏小正》及《豳风·七月》的物候与农时

物候总存在偏差。

四 “岁暮”二重季节指向的生成

《豳风·七月》中以冬至为年岁节点的岁时观

念在《诗经》中十分普遍，其中“岁暮”为秋天，

就是这种岁时观念的体现。不过，由于时间流转，

古老的岁时观念被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这也成了

后人理解当时诗文的障碍。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

释》：“又，第十六首云：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

悲。……严冬岁暮而有蝼蛄悲鸣；‘孟秋之月凉风

至，’（《礼记·月令》）凉风是秋天的风，而此

诗叙岁暮云凉风已厉，游子无衣；那么这所谓岁暮

系夏历八九月的时候，故此诗也是成于太初以前的。

又第十二首云：‘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

更变化，岁暮一何速。’岁暮而有萋已绿的秋草，

这也足证为太初以前的诗。”［45］隋树森看出了《古

诗十九首》中节令描写与岁时不同，认为《凛凛岁

云暮》和《东城高且长》这两首诗是汉代太初改历

之前的汉初作品，其主要的依据是“岁暮”一词。

在现代的岁时观念中，岁暮的季节指向应当为冬季，

隋树森对于《凛凛岁云暮》和《东城高且长》两首

诗的系年也是基于这样的知识背景，但是在早期的

诗文中，“岁暮”的季节指向就是秋天。“岁暮”

最早见于《诗经》，有 3 篇谈到了“岁暮”：

《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云莫。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采薇采薇，薇亦刚

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诗经·小雅·小明》：“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曷云其还，岁聿云莫。”“昔我往矣，日月其奥。

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岁聿云莫，采萧获菽。”

对于《唐风·蟋蟀》中的“岁暮”孔颖达解释到：

“《七月》之篇说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户。’传云：‘九

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户内户外总名为堂。……

时当九月，则岁未为暮，而言‘岁聿其暮’者，

言其过此月后，则岁遂将暮耳。谓十月以后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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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也，此月未为暮也。《采薇》云：‘曰归曰归，

岁亦暮止。’其下章云：‘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十月为阳，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岁

聿云暮，采萧获菽。’采获是九月之事也，云岁聿，

云暮，其意与此同也。岁实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

爲遂。遂者，从始向末之言也。”［46］孔颖达认为

“岁聿云暮”说的是一年快要到岁暮的时候了。对

于《小雅·采薇》中的“岁亦莫止”，孔颖达却又

解释到：“文王将以出伐，豫戒戍役期云；采薇之时，

兵当出也。王至期时，乃遣戍役，而告知曰：我本

期以采薇之时，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辈可

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归期，曰何时归，曰何时

归，必至岁亦暮止之时乃得归。言归必将晚。”［47］

孔颖达认为“岁聿云莫”是年岁将晚的意思，认为

“岁亦莫止”是指年岁已晚的意思，如用孔颖达的

解释来阐述《诗经》中的“岁暮”，那么有三个问

题是无法解释的：一、《小明》“采萧获菽”和“蟋

蟀在堂”都是夏历九月，但是后面却都接了一句“岁

聿云莫”，孔颖达解释为“岁实未暮而云聿暮，故

知聿为遂”，夏历的九月即将岁暮，在时间上是说

不通的。二、《采薇》中“岁亦莫止”和“岁亦阳

止”对举的问题。三、《采薇》、《小明》和《蟋

蟀》这三首诗用的是夏历，在节令上指向冬季，而

实际描绘的确实秋天的景物。

《采薇》、《小明》和《蟋蟀》这三首诗歌的

历法与《七月》一样，都是以冬至为岁始岁终的衡

量标准，而九、十月份正是“岁暮”。《唐风·蟋

蟀》一诗与《豳风·七月》中的蟋蟀描写是可以相

互参照的，《蟋蟀》中写到的“蟋蟀在堂，岁聿云

暮”，这与《七月》中的“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

我床下”的描写是相吻合的。“蟋蟀在堂，岁聿云

暮”这句是说九、十月份的时候蟋蟀进入堂上，按

照天文历法冬至即将来临，这意味着旧的一年即将

过去，暗示时间流逝飞速。

《小雅·采薇》中的“岁暮”与《唐风·蟋蟀》

都有同样的岁时观念，诗文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与“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

归曰归，岁亦阳止”形成对文，“岁亦莫止”与“岁

亦阳止”乃异名同指。郑玄笺注“岁亦阳止”云：“十

月为阳。时坤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此月为阳。”［48］

郑玄解释“十月为阳”乃是依据《尔雅·释天》中的

记载：“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

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

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49］《小

雅·采薇》中的“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月份上指

向十月，这时离冬至改岁的时间相去不远，所以诗中

才有“曰归曰归”的思乡之感。

《小雅·小明》中的“岁暮”与《小雅·采薇》

和《唐风·蟋蟀》一样，都是相同的季节指向，郑

玄笺《小明》“日月方除”句云：“四月为除。”

孔颖达进一步阐释到：“‘四月为除’，《释天》

文。今《尔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

万物皆生枝叶，故曰余。余，舒也。’孙炎曰：‘物

之枝叶敷舒然。’则郑引《尔雅》，当同李巡等。

除、余字虽异，音实同也。”［50］《小雅·小明》

中的“岁聿云莫”是与“采萧获菽”相接的，关于

“采萧获菽”，孔颖达解释道：“采获是九月之事

也。”九月与改岁的十月相去不远，这也就是为什

么要在“岁聿云莫”的时候“采萧获菽”的原因了。

从以上诗篇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冬至是当时一

个非常重要的岁时节点，在此之后即是新年，在此

之前的九月和十月意味在时间上临近改岁。《诗经》

中的“岁暮”更是包含了这样一种岁时观念：秋天

万物萧条，蟋蟀进入室内，农事也将结束，年关将

近意味着旧年快要结束，时间流逝的压迫感使人产

生慨叹。“岁暮”为秋的岁时观念源头出于阳历系

统，而这种古老的岁时观念并没有随着周王朝覆灭

而消失，秦朝以后，这种岁时观念依然有强大的生

命力。在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依然可以看

到这种岁时观念的深远影响：“凡候岁美恶，谨候

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

岁，壹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

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51］从《史记·天官书》

中可以明显看到岁时的两种系统，一是以冬至为岁

始的民间岁时系统，二是以正月为岁首的官方岁时

系统。两种岁时系统如同今日的公历和农历，公历

一月一号是新年，农历大年初一同样也是新年。到

了东汉时期，班固又将《史记·天官书》中的这则

材料原封不动地摘入到了《汉书·天文志》中，这

意味着，两汉时期以冬至为年岁节点依然是人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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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重要准则。《淮南子·天文篇》中记载了

这样一则材料：“以日冬至数来岁正月朔日，五十

日者，民食足；不满五十日，日减一斗，有余日，

日益一升。”［52］从这段材料的叙述与《豳风·七

月》中的历法特征十分相似，都是强调冬至这个节

气点，并且从冬至到正月朔日这段时间不用月份纪

名，而是以日纪时，以来年孟春作为一年的起始。

根据以上的材料分析，可知：以天文观象授时

在先秦时期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

冬至为岁始岁终的特征也就决定了夏历九、十月为

一岁将尽，所以《诗经》中的“岁暮”在季节上指

向了秋天。《古诗十九首》中的“岁暮”与节令描

写相违背，可能是承续自《诗经》中“岁暮”的概

念并加以创作，亦有可能是当时岁时观的真实反映。

至于隋树森认为“岁暮”为冬季，则是受到了后来

岁时观念的影响，并将后来的岁时观念错置于《古

诗十九首》中，于是造成了解读《古诗十九首》中

“岁暮”季节指向的错误。

“岁暮”最初的季节指向为秋季，而指向冬季

则是与历法以及人们的岁时观念转变相关。汉初沿

用秦代的颛顼历，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人们发现

观测到的月朔与历法推算的情况不符，一直沿用的

颛顼历已经不再能够适应时人的需要。因此，公元

前 104 年，汉武帝下令废除颛顼历，使用司马迁、

落下闳、唐都、邓平等人议定的太初历。太初历最

大的特点是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将没有

中气的月份作为闰月，使得阳历二十四节气与阴历

十二月能够更好地相配。这次历法的改定有着深远

的历史影响，“太初历建寅，以正月为岁首。此后

二千多年，历法虽然一再被修订，但与立春相配合

的正月岁首没有改变。岁首的不变意味着二十四节

气与月份的对应关系基本固定，有利于人文时间与

自然时间的协调”［53］。太初历调和了阴历和阳历

间的矛盾，这种阴阳合历的纪日模式也为后来的农

历所继承和完善。新的岁时观念渗透到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旧的岁时观念在被逐渐遗忘，阳历系统

以冬至为改岁节点的观念逐渐被阴阳合历观念下的

正月所替代，而冬至日这一天也演变为一个专门的

节日。在新旧岁时观念的交替中，古诗文中岁暮的

季节指向也出现了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冬至为年岁节点依然有着不

小的影响力，庾信《伯母东平郡夫人李世墓志铭》：

“夫人年踰耳顺，视听不衰。每献岁发春，日南长

至，群从子弟称觞上寿者，动辄至数十百。”［54］

庾信撰写墓志铭中的冬至庆贺长辈年寿的岁时活动

渊源有自，《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豳风·七月》记载的冬

至贺寿活动一直留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后汉

书》李贤注引蔡邕《独断》：“冬至阳气起，君道长，

故贺。”［55］在古人的看来，冬至这一天阳气开始

慢慢回升，天时的转变利于人事展开，所以值得庆

贺。《伯母东平郡夫人李世墓志铭》中的“献岁发春”

取典于《楚辞·招魂》：“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王逸注：“言岁始来进，春气奋扬，万物感气而生。”［56］

“每献岁发春，日南长至”即是以冬至所在的这一天

作为岁始的标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

岁暮感秋依然是重要的吟咏主题，陆机的《园葵》写到：

“时逝柔风戢，岁暮商飚飞。”［57］“商飚”即秋风，

古人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配属四季，商音则对应秋季，

《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等书都有详细记载。

魏晋南北朝的岁暮感秋诗文中的秋风、野草、白露等

意象，往往与《古诗十九首》中岁暮诗歌的景物意象

是一致的，如阮籍《咏怀》其三“秋风吹飞藿，零落

从此始……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矣”［58］、颜延年

《秋胡诗》“岁暮临空房，凉风起坐隅。寝兴日已寒，

白露生庭芜”［59］、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岁暮

寒飚及，秋水落芙蕖”［60］等，小尾郊一在《中国文

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中指出，魏晋及以后

诗文中的秋景描写未必是取材自真实的景物，而是

来自于故籍中的秋景观念［61］。可知，岁暮感秋虽然

是六朝诗文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但这一主题未必是

当时岁时观的客观反应，而有可能是承续自前代“岁

暮”题材类的诗文。

冬至在六朝的岁时活动中存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其重要性已经不再突显，曹植《冬至献袜履颂有

表》：“亚岁迎祥，履长纳庆。”［62］“亚岁”为“冬至”

的别称，《宋书》很好地诠释了“冬至”被称为“亚

岁”的内在原因：“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官称贺，

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63］从这些典籍的表述

可以看出，在魏晋人的观念中，冬至的重要性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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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次位，而另一套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

的岁时系统才是居于正统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

朔风、冰、雪等意象开始出现在六朝“岁暮”题材

的诗文中，如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

远一首》“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64］、谢灵运《岁

暮》“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65］、鲍照《岁暮悲》

“昼色苦沉阴，白雪夜回薄”［66］等。可以看到，“岁

暮”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中出现了秋季和冬季二重

季节的指向，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冬至的重要

性也在逐渐下降。

六朝以降，冬至依然是岁暮类诗文的重要时间

节点，杜甫《阁夜》：“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

雪霁寒宵。”［67］“催短景”意味着日晷的影子每天

逐渐缩短，但还未达到一年中的极致，言下之意即

年岁将近，日子也越来越逼近冬至。韦应物《寄诸弟》：

“岁暮兵戈乱京国，帛书间道访存亡。”其诗自序云：

“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师兵乱，自滁州间道遣使。

明年兴元甲子岁五月九日使还作。”［68］自序表明，《寄

诸弟》这首诗写在兴元年五月九日，记述的是建中

四年十月份的泾原兵变，韦应物以冬至前的十月为

“岁暮”，而孟郊的《秋怀十五首》其八更是将“岁

暮”放在了秋天：“岁暮景气干，秋风甲兵声。”［69］

但是，越来越多“岁暮”题材的诗文将季节放在了

冬季，而原先秋天的“岁暮”观念被逐渐遗忘。

五 总结

冬至为岁始岁终的时间节点，在先民的岁时活

动中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汉武帝时期，历法发生了

重大的变革，旧有的岁时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正

月孟春为岁始、十二月季冬为岁终的岁时观渗透到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先作为年岁节点的冬至，也

逐渐演变为专门的冬至节。人们对于岁暮的岁时观

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岁暮”为秋逐渐被遗忘，

而后来居上的冬季观念占据了人们基本的岁时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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